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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動亂與民間信仰

吳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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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澤文，廣州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學中國古代史碩士研究生。本文為2014年度《廣州大典》與廣州歷史文化研究重點課題  
“ 黃佐與嶺南文化研究” (批准號：2014GZZ03)  的階段性成果。

引 言

作為一篇研究民間信仰的文章，本文試圖通
過對明代以來潮州府“ 七聖夫人” 神靈崇拜的話
語構建歷程的分析，窺視明清潮州府地區社會生
活之變遷，從而深入理解民間信仰在社會史研究
視野中的歷史文化意義。

本文研究對象所在地域是明清時期的潮州
府。據 ( 嘉靖) 《潮州府誌》記載，明代潮州府
領縣七：海陽縣、潮陽縣、揭陽縣、程鄉縣、
饒 平 縣 、 惠 來 縣 、 大 埔 縣  ( 1 ) 。 澄 海 縣 、 普 寧
縣、平遠縣均是明代後期增設。至於豐順縣，
乃是乾隆三年調整部分縣州之行政區劃新設之
縣。據乾隆《潮州府誌》載：“ 乾隆三年，總
督鄂彌達又以海陽之豐政都巖谷險阻，離海治
甚遙，恐縣令鞭長莫及，奏請將海陽豐政都為
主介，割揭陽、大埔、嘉應州附近都鄙屬之，
置豐順縣。” ( 2 )

在潮汕的民間信仰系統中，女性神明比較
少，就影響力來說，最突出的當屬媽祖，其次
是慈悲娘娘，再次是七聖夫人。 ( 3 )  七聖夫人信
仰分佈於今潮州潮安、饒平，汕頭潮陽、澄海，
梅州豐順、蕉嶺等地區，其廟宇又稱七娘宮、七
娘庵、七聖廟、七聖夫人廟。學界關於七聖夫人
信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楊正軍、王建新《粵東
僑鄉：汕頭新和村社會經濟變遷》第九章《宗教
信仰》對汕頭市潮陽區和平鎮的七聖夫人信仰做
了簡要介紹，記載了當地各村對該廟的祭祀責任
表，然而對七聖夫人信仰之源流與流變尚未深入
探討 (4 )。林俊聰《潮汕廟堂》一書中《七聖夫人
廟》對七聖夫人之傳說做了簡要描述，同時也介
紹了七聖夫人信仰的在潮陽、饒平的廟堂 ( 5 )。
余光弘、楊晉濤主編的《閩南頂城人的社會與文
化》第六章《頂城的聚落宗教》對當地的七聖夫
人廟的運營情況作了一番介紹 (6 )。劉艷艷《宋元
明清練夫人信仰研究》主要介紹練夫人信仰在閩粵

兼論明清潮州府七聖夫人信仰的發展

明清時期，潮州府七聖夫人信仰在社會動亂的歷史背景下興起。然而潮州府各縣的“ 文
本” 對七聖夫人信仰的歷史記憶卻有所不同，這體現了民間信仰在傳播過程中所具有的“ 邊
界性” 與“ 地域性” 。地方官員在鎮壓豐順動亂後極力推崇有功於平亂的七聖信仰，為其打
上“ 忠義” 符號，新縣豐順亦被逐步納入潮州府有效統治範圍之內，折射出民間信仰為構建
王朝秩序而服務的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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贛等地的流變情況，提出清代潮州府的七聖夫人信
仰乃是練夫人信仰在廣東的“ 變體” 的觀點 (7)。筆
者對此並不苟同。

可見，學術界對七聖夫人信仰的研究尚有推
進的空間，七聖夫人信仰興起的動亂背景未納入
研究者視野。此外，七聖夫人信仰在潮州府各
縣“ 文本” 中的差異也值得對比，對於發掘隱藏
在“ 文本” 背後各縣的社會文化差異具有較大幫
助。本文主要以方誌、碑刻、文集及其他相關文
獻為依據，研究七聖夫人信仰發展的流變過程，
與明清兩代潮州府的社會發展概況相聯繫，廓清
七聖夫人信仰話語的建構過程，希望對民間信
仰、潮汕地區的社會史研究有所裨益。

潮州府各縣文本中的七聖夫人信仰

關於七聖夫人信仰的來源與身份，潮汕各地
眾說紛紜，人為附會、道聽途說的色彩濃重  ( 8 )。
潮陽和平鎮現存有〈七聖古廟碑記〉：

七聖古廟，乃吾和平八大宮廟之一，建
於宋宣和丙申年間。時逢宋大峰祖師建和平
大橋，顯名遐邇之際，玉封七聖夫人，雲遊
此間，祖師點教吾八堡五鄉信士迎駕建廟以
紀。四月初八日為成道吉日，奉為地頭媽。
宮前碑文，令‘ 文官下轎，武官下鞍'，護國
祐民，神恩浩蕩，威震遠近。及至日寇鐵蹄踐
踏吾潮，古廟被焚燬，萬民徨岌不安，欲圖興
復，有心無力。今逢盛世，景運新機，蒙林族
世戚余和生先生仰沐聖恩之古跡，獨力捐資造
廟。聖德重光，香火萬古矣。(9)

此外，〈七聖夫人誕辰日〉碑記詳細記錄七
聖夫人的籍貫與誕辰，將其誕辰精確到時辰： 

大媽陳氏：山東清州人，七月初七日丑時
生。二媽林氏：南京應天府人，四月初二日子
時生。三媽張氏：福建泉州府人，十二月十五

日丑時生。四媽李氏：江南封城縣人，五月初
五日未時生。五媽黃氏：廣西桂林府人，九月
九日戌時生。六媽關氏：湖廣荊州府人，九月
十三日子時生。七媽藍氏：河南開封府人，三
月初三午時生。造福於世。(10)

武雅士指出：“ 正如存在多少種立場，就有
多少種意義一樣，[⋯ ⋯ ] 中國宗教反映的是其信
徒的社會概貌。” (11) 不難看出，以上碑刻資料基
本上都是人為附會的結果。大峰祖師信仰 ( 1 2 ) 發
源於和平，至今是潮汕與東南亞慈善事業的執牛
耳者。然而大峰信仰設堂伊始僅僅是單一的人物
祭祀功能，明朝時期構建了兩個封號更新了自我
話語體系以獲得祭祀合法性，但是並不成功。真
正實現發展壯大的時間應是1894年第三次世界大
鼠疫傳播至潮汕之時，大峰信仰逐漸向慈善功能
轉化，1929年的“ 宋大峰祖師保存運動” 標誌着
該信仰的發展壯大。當地人將七聖夫人信仰的起
源推至南宋初年，並構建了大峰信仰對該信仰發
展的推動的傳說，意在建立七聖夫人信仰的合法
性，反映了民眾尊崇七聖夫人的心態，同時也是
維護信仰權威的積極嘗試。

舉出和平鎮民眾對於七聖夫人信仰體系的建
構是想說明，不同階層對該信仰有着不同的詮釋
意義，不同的社會情境之下書寫的文本有着不一
樣的社會內涵。筆者認為，當今民間信仰的研究方
向並不應祇限於考據該信仰起源傳說之真實與否，
我們更應當注意的或者是隱藏在這些傳說、神跡描
寫等敍述與文本背後的“ 歷史心性” 。不難發現，
傳說與神跡描寫的創造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借用
考古學的理論，這算是一個“ 文化層” 不斷疊加
的歷史過程，在這個“ 加入” 的過程中，彼時社
會方方面面的情況都在其中若隱若現。“ 情境產
生於文本，而文本也產生於情境之中” ，文本與
情境的關係是雙向的，因此我們也不難從中發現
在蘊藏在文本之中的歷史情境。

“ 神明不祇意味着信仰，意味着一種意義系
統，還可視為象徵和結構，不同的人群可以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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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不同的意義” (1 3 )，那麼，官方的文本對七聖
夫人信仰賦予了何種價值意義呢？且看明清兩代
的潮汕方誌對七聖夫人信仰的記載。就目前來
看，方誌中記載的關於七聖夫人信仰的最早記
錄是雍正時期的《揭陽縣誌》：“ 七娘廟，在
黃寨溪東，中塑上帝像，有田租給廟祝香火之
費。” (1 4 )《雜記》記錄了顯靈神跡，七聖夫人有
功於總兵郭成順利剿匪，郭成為之設廟祭祀，七
聖夫人信仰因此在潮州府各地開始流傳開來，表
明郭成立廟乃是潮州府七聖信仰的起點：“ 七聖
諭師：嘉靖末年，山寇蘇、劉等嘯聚藍田山谷中
猖獗，其總兵郭成督師征之，至小灘，見七婦人
渡水，語以賊窠所在，並授進剿日期。後平賊，
果如其言，師旋立廟於灘上祀之。” (1 5 )此後其他
方誌也沿用了這種話語描述方式。乾隆《潮州府
誌》記載：“ 七娘庵，在鄧屋寨山，總鎮郭成
建。相傳嘉靖末，土寇蘇、劉等聚藍田山谷中，
總兵郭成督師征之。至小灘，見七婦人渡水，語
以賊巢所在，並授進剿日期。後平賊，果如其
言，為之立廟，至今里民崇祀，又稱七聖廟。” (16)

值得注意的是，該府志將海陽縣的七聖廟列入了祀
典 (17)，《祀典》寫明具體的“ 准入要求” ：“ 嘗
考記傳，功德迨乎民者則祀之。潮之捍災剿寇，績
著勤民，功垂利濟，景溯前徽皆得理，殘碑斷碣一
新，其壇宇付於春秋將享之列，云誌祀典。” (18) 表
明當地的七聖廟獲得了官府的認可。

豐順縣甫一建立，建制不備，官署不全，然
而首本《豐順縣誌》很快完成，於乾隆十一年刻
印付梓。該本縣志記錄了郭成設廟的具體日期，
對七聖夫人信仰的記載基本與雍正《揭陽縣誌》
相同：“ 七娘庵⋯ ⋯ 明隆慶三年，西蜀人總鎮郭
成建 [⋯ ⋯ ] 為之立廟，至今里民崇祀。” (19 )

道光《石窟一征》(即《鎮平 (20) 縣志》) 對“ 七
聖” 的名稱還做了一番考證，其中《豐順志》中七
聖起源於郭成平亂的記錄與其他方志無異：

七聖宮，在蓼陂鄉長岡渡口。按：七聖諸
說不同，《鈴· 述異記》所載，則張王士誠之

姬。七人齊雲樓之變，同日殉節，上帝憐之，
封為七聖者也。據《蘇州府誌》，則以為元左
丞潘元紹妾，元紹為士誠婿，見張羽誌，此與
吾粵無涉。《豐順誌》[⋯ ⋯ ]《南雄誌》則稱
聖化夫人，姓練。宋丞相郇國公，本州牧章，
得象之祖母，以全建寧民，免南唐屠戮之慘，
建人德之，為立祠以祀。故老相傳，夫人行
七，故稱七姑，俗遂訛傳，塑像七位。按鎮邑
與豐順接壤，今所祀七聖，當從豐順所記，練
事雖見史傳，距鎮較遠，恐非所祀也。(21)

縣誌編撰者黃釗認為，七聖信仰的起源大致
有四種版本：一是吳震方《說鈴· 述異記》宣稱
的張士誠七侍妾，這種說法可見於同治年間修的
《仁化縣誌》與民國學者饒鍔的《潮州西湖山
誌》 (2 2 )，二是正德《姑蘇志》中所記錄的潘元紹
姬妾  ( 2 3 )，被認定為“ 與吾粵無涉” ，三是《豐
順縣誌》記錄的有功於郭成剿匪的七婦人，四是   
《南雄誌》中的聖化夫人 (24)。黃釗對七聖廟的傳
說採取了《豐順縣誌》的說法，理由是鎮平與豐
順接壤，其信仰傳播與流變應當比較接近。

劉艷艷〈宋元明清練夫人信仰研究〉一文提
出清代潮州府的七聖夫人信仰乃是練夫人信仰     
( 即第四種版本所說的“ 聖化夫人” )  在廣東的 
“ 變體” 的觀點，所用論據乃是七聖夫人與練夫
人信仰均在平定地方動亂有功，以此推出兩者為
同一信仰，筆者認為這個結論似乎比較武斷。在
各種文本中，民間信仰在輔助官員平亂的記錄比
比皆是，南雄練夫人信仰有七位女神，而豐順、
鎮平的七聖夫人信仰亦是七位，共同的數量並不
能說明共同的起源。潮州府七聖夫人信仰起源與
練夫人信仰是否有涉可待以後進一步探討。在論
據缺乏的情況下，與其將兩者混淆等同，毋寧將
兩者區分為不同的神明體系。

民國修的《新修豐順縣誌》的話語描述亦基
本不變，增加了對信眾群體的記載：“ 七娘凡守
獵者皆祀之，故近山村落多七娘宮，亦稱七聖仙
娘，所獲野獸必祭之，而七娘七聖之祀，實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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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成。” ( 2 5 ) 此處再次認定潮州府的七聖信仰起
源於郭成設廟，信眾群體多是獵戶，凡有所得必
定祭祀七聖夫人，而近山的村落多設七娘宮，可
見該信仰在當地的發展一直延續，比較穩定。此
外，該縣誌記錄七娘庵附近的“ 七娘灘” 時還對
明朝設廟的總兵名號作了一番認定：“ 葛志郭誠
作郭誠松，今考《通誌》、《府誌》、《職官
表》及本傳皆郭誠，從之。” (26 )

有意思的是，與豐順、鎮平相距較遠的海
陽、澄海的七聖夫人傳說和豐順、鎮平兩縣縣
志的描述有所不同，這幾種話語體系的差異反
映了平原縣與山區縣的地理分化。光緒《海陽縣
誌》記載：“ 七聖廟，俗稱七娘宮，在西門外西
巖側。相傳明嘉靖末，土寇蘇、劉等聚豐政藍田
山谷中，總兵郭成督師征之，至小灘見七婦人渡
水，語以賊巢所在，並授進剿日期，後平賊，悉
如其言，自是潮人多建廟祀之，廟內有碑。國朝
雍正六年立，云‘ 七聖廟'，西湖之舊址也。曆
有年代，未詳始建。” ( 2 7 ) 這條記錄借用豐順縣
誌的描寫，依舊強調七聖夫人信仰興起的動亂背
景，稱七聖廟“ 歷有年代，未詳始建” ，說明光
緒年間的海陽人尚未能考證出七聖廟的起源。然
而，根據潮州春光村《蔡氏開楠公譜誌》 ( 2 8 ) 記
述，早在明朝弘治十年，七聖廟便已建於鳳山百
丘田內，作為雨亭之用，神座安奉七聖夫人像，
因地偏僻，天啟三年，由七聖鄉各村善信人士謝
大豐，西廂蔡氏先祖蔡喜銘、蔡思懿公，以及陳
聞見等捐資修建。明朝中後期，當地村民都靠遠
近聞名的制瓷業致富。萬曆二十八年，當地陶工
由於不滿海陽縣衙門無故追加陶工徭役，將此事
告至潮州府，而後派顧姓官員瞭解此事，陶工要
求獲准，立〈西廂陶工碑〉 ( 2 9 ) 為證，這塊碑刻
也立在了天啟三年建的七聖古廟旁邊。該本族譜
對七聖廟起源的說法並沒有史料依據，僅憑口頭
傳說，此處不取，筆者舉出此例意在指出，在建
構這個神靈信仰傳說的過程中，海陽民眾似乎並
未對七聖夫人信仰興起的動亂背景感興趣，其歷
史記憶是與自身經濟利益息息相關的徭役官司，

動亂的形勢在這裏不再被過多強調，傳說的地方
性色彩十分濃重。

澄海縣的情況更加不同：各代澄海縣誌並未
記載七聖夫人信仰與動亂形勢的傳說，七聖夫人
信仰僅是樟林神明體系中北社的一個小神，對當
地民眾的影響並不如其他神明大，其發展歷程中
邊緣化的趨勢比較明顯。有趣的是，在民眾口頭
傳說中，同樣是發生動亂，原為樟林西社社神的
七聖夫人卻由於是女流之輩無法彈壓“ 曾阿三”
動亂所枉死的冤魂，祇能辭職到北社當社神 (30)，
七聖信仰在澄海樟林民眾的印象與豐順、鎮平的
記載截然相反。儘管如此，七聖廟還是載入澄海
祀典：“ 七聖廟，在樟林北社，建自前明崇禎年
間，知縣葉日蕃立匾額曰‘ 扶陽錫祉’ 。國朝康
熙甲戌，鄉人宋勰重修。嘉慶三年戊午，紳士複
重修之。” (31 ) 其匾額懸掛至今，體現當地縣令與
士紳的重視，表明了七聖廟所被認可和賦予的“ 正
統性” 。澄海縣另外一處祭祀七聖夫人的長生宮被
賦予了“ 求子” 的功能：“ 長生宮，祀七聖夫人，
在上坑鄉古石山麓，乞嗣者恒至其廟。” (32)

可以看出，七聖夫人信仰在豐順、鎮平與海
陽、澄海的傳說差別較大，豐順、鎮平等山區縣
較多地強調了七聖夫人信仰興起的動亂背景，而
對海陽、澄海兩地來說，七聖夫人信仰有着其他
的社會文化內涵，兩地對同一種信仰所書寫的    
“ 文本” 不同。

楊慶堃先生指出了寺廟在社區集體、地方政
府背景中的公共屬性以及寺廟活動在民眾利益與
信仰上的共同性。 ( 3 3 ) 筆者認為，從地域範圍上
來觀察，這種公共性與共同性並不是無限地在延
伸，而是有邊界的，這使得民間信仰的“ 地域
性” 特徵較為明顯。在這種天然的“ 地域性”
特點的影響之下，同一種信仰在不同地方所解讀
與詮釋的意義便會烙上地方性色彩，因為不同地
方的民眾對神靈信仰的歷史記憶不同，與神廟的
共同經驗不同。而傳播必須具備四個最基本的條
件：傳播者、資訊、媒介、受傳者，缺少其中的
任何一個都無法完成傳播活動 (34)，各地對同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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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信仰的解讀千差萬別正是體現了受傳者對資訊
掌握的不對稱性。而民間信仰在一個地方傳播發
展，基本上都要經歷一個“ 地方化” 的過程，即
自身的發展與當地民眾的生活密切相關，在獲得
官府與民眾認可之後正式取得發展的“ 正統性” ，
民眾的歷史記憶便會保留關於民間信仰的“ 文   
本” ，這也是民間信仰植根於當地的有利條件。

官紳設廟與豐順析縣進程

潮之動亂，由來已久。近的來說，元代豐
順縣有陳遂作亂：“ 陳遂，綽號吊眼，豐政都
人。元至正十六年據揭陽城，僭稱陳定王，後
敗。” (35) 饒宗頤先生指出：“ 當日陳遂為禍，幾
及三陽，不僅一揭陽也。” (36) 明朝以來，吳平、
許棟、許朝光、張璉等盜寇一直侵擾潮州府 (37)，
處在潮州府邊緣的豐順難以獨善其身。豐順轄地
基本都是群山環繞，地勢險要，遠離縣治，鞭長
莫及，難以制馭，歷來官府都習慣設立通判、豐
順營、巡檢司加強對該地的控制：“ 明嘉靖末，
豐政都勿靖。隆慶初，築城湯田，設通判一員駐
鎮，盜平後，通判仍居郡城。崇禎初，增置豐順
營，設千總一員、兵百名守之 [⋯ ⋯ ] 而潘田堡處
其中，明時設巡檢一員彈壓。” (38) 藍田位於揭陽
縣與程鄉縣、長樂縣交界之處 (39)，洪武四年，巡
檢蔣雄藍田都岡頭山設立北寨巡檢司 (40 )。

萬曆四十七年 ( 1619)  後，山寇海盜興起，
持續到明朝覆滅，潮州治內幾乎無安寧之日。明
清之交，潮州的戰亂尤為慘烈。 ( 4 1 ) 崇禎三年三
月，“ 流賊自長樂入境，時豐政都賊魁葉阿婆、
張 文 斌 等 乘 勢 併 入 ， 延 劫 藍 ( 田 ) 、 霖 ( 田 ) 諸 鄉
村” (4 2 )，葉阿婆、張文斌之亂乃是由時任總兵官
的吳六奇平定，楊旬瑛〈饒鎮順恪吳公墓誌銘〉
記錄：“ 君廣集精銳厲師，以向殲逆討叛，遂為
一時長城，當事者因畀公以豐順之任。前後討平
亂首如鍾林秀、葉澳婆、張文斌、林參寰、彭士
炳、劉良機等。” (43) 吳六奇是明末清初潮州府海
陽縣豐政都湯田人，明末與弟吳漢、吳標組織地

方團練，明朝令其鎮守豐順營，順治三年降清，
因剿寇有功，封總兵官，駐鎮饒平。

明初潮州府僅領四縣，明末增至十一縣 (44 )，
潮州府析縣之多與動亂襲擾、社會動盪的背景息
息相關。乾隆三年，廣東總督鄂彌達上奏朝廷，
提出在海陽、揭陽、大埔的交界處設立豐順縣，
以加強對府縣邊緣地區的控制，防止動亂：“ 國
朝乾隆三年，總督鄂彌達巡邊。至潮州見海陽之
豐政都巖谷險阻，又離縣治遼遠，奏請置縣。因
前明隆慶年間原設城於豐政都之湯田，駐通判，
今仍其舊城而修葺之，以四境尚狹，遂割揭陽藍
田都、大埔清遠都、嘉應萬安都益之，轄圖七，
領社三十有八。” (4 5 )乾隆《豐順縣誌》載：“ 潮
有屬邑豐順，本海陽之豐政都也，去海治二百
里，前朝時為盜賊萃□ 藪。乾隆三年，制府鄂巡
邊，察其地深租，為久遠慮，請於朝析海陽、揭
陽、大埔、嘉應一州三縣地以建縣” (4 6 )，“ 向之
憑恃險阻者，消歸無有，於戲！盛哉矣！然距海
城二百里，層巒疊嶂，兀然天險。大寶、仲坑、
雙髻諸山出產銀鉛，礦徒聚伏，百弊萌生，其界
於揭陽、大埔、嘉應，犬牙相錯者，各州縣又以
鞭長不及為憾” (4 7 )，“ 前未設縣時，豐政都各鄉
去海治甚遠，時有抗糧拒捕之事” (48 )。

黃佐對明代正德、嘉靖年間潮州府的民變形
勢有一番深刻見解，他指出潮州府動亂興起乃是
由於地形地勢的獨特性，縣治增多亦為地方治理
難度增大之故：

潮郡十縣，皆租 (50) 山帶海，而最為險害
者，程鄉之徑；饒平、惠來、澄海之澳港；平
遠之隘，山峒蔥郁，海濤噴薄，或連閩越，或
通廣惠瓊崖。及外夷之屬，號為水國，最霸勝
矣。山川之氣，代有憑依，故治則賢哲藉以
興，亂則鯨鯢藪之，狐兔穴之。其初漢一大
縣，爾再析而四，又再而七，又再析而十。行
部典郡，及防守之員綬，累累不絕，豈非有暢
於歷年山海之氛，民莫必其命耶？邇來自任公
整飭兵戎，茲土稍得息，肩後至者，儻亦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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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戒寒之思乎？語曰：不恃無亂，恃在禦亂，
吾無以生亂，深慮哉。是可以長世。(50)

上文提到，潮州府方誌敍述七聖夫人信仰在
豐順縣的興起時均強調了當地的民變形勢，七聖
夫人有功於當時在豐順剿寇的廣東總兵官郭成，
郭成因此設廟祭祀七聖夫人，該廟也因此贏得了
官方認可，並由此傳播到潮州府其他縣。關於蘇
劉之亂與郭成剿寇之事，縣誌確有記載：“ 蘇繼
相於嘉靖十三年據藍田之黃寨，號天一大王。三
十七年乘倭寇攻揭，與劉興策、吳平等相煽作
亂，總兵郭成討平之。” (51) 蘇繼相在藍田盤踞二
十四年，嘉靖末年又勾結其他盜寇興風作浪，郭
成因此征討。據《明史》記載，郭成乃一剿匪驍
將，歷任蘇松參將、廣東總兵官、貴州總兵官、
四川總兵官，剿寇手段強硬，斬獲甚多：

郭成，四川敘南衛人。由世職曆官蘇松參
將，進副總兵。倭犯通州，為守將李錫所敗，
轉掠崇明三沙。成擊沈其舟，斬首百三十餘
級。隆慶元年冬，擢署都督僉事，為廣東總兵
官。渡海追曾一本，大獲，進署都督同知。叛
將周雲翔等殺參將耿宗元，亡入賊中。屯平山
大安峒，將寇海豐。成偕南贛軍夾擊之，斬首
千三百餘級，獲被掠通判潘槐而下六百餘人，
生縶雲翔。潮州諸屬邑，賊巢以百數。郭明據
林樟，胡一化據北山洋，陳一義據馬湖，剽劫
二十載。成督諸軍擊殺明等，俘斬千三百有奇 
[⋯ ⋯ ] (52)

在潮州民變叢生的情況下，郭成祭祀七聖
廟，並為其打上“ 忠義” 的標記，其用意不難
理解。官方為七聖信仰打上的價值符號是“ 忠
義” ，以此作為推廣傳播的起點，有意無意向
民眾灌輸忠義的觀念，潛移默化達到教化的目
的。作為王朝統治秩序的極大威脅，盜寇自古都
是朝廷極力征剿安撫的對象，士大夫群體對盜寇
的態度更是嗤之以鼻，將其打上“ 不忠” 記號、

並視為社會秩序的破壞者：“ 田疇多蕪穢不治，
人靡寧宇，戶異其處，膏塗草野，血流川渚，蓋
已十喪而五矣，推原本始，則以黃巢、石硿、大
節諸寇，積歲為之蠹也” (5 3 )，將七聖夫人信仰置
於忠義的語境之中，並與盜寇之不忠形成鮮明反
差，進一步突出了七聖夫人信仰的官方意識形態
色彩，而官方提倡的這種價值符號，正是民間信
仰獲得國家認可的必要條件。濱島敦俊先生以明
清江南地方神靈為例，提出地方神的創造即由
“ 鬼” 向“ 神” 的轉變包括三要素 —— 義行、
靈異與封爵 ( 5 4 )，顯然七聖夫人信仰的發展歷程
基本符合了地方神創造的三個素 —— 助剿的義
行、顯聖的靈異與進入官方祀典，七聖夫人信仰
傳達了官方向“ 難治” 地區的民眾提出的冀望與
要求：忠誠、穩定、開化，從這個角度看來，獲
得官方認可的民間信仰已經被賦予了十分明顯的
政治功能。

關於潮州動亂與民間信仰的興起，黃挺先生
與陳春聲先生 (55) 在其論文均提到明代潮陽爆發動
亂時，林大春等鄉紳利用以“ 忠烈” 著稱的雙忠
公信仰動員民眾抗敵，成功擊退盜寇，而雙忠公
信仰所帶有的“ 忠烈” 符號被進一步深化加強。
官員利用民間信仰推行國家觀念、灌輸忠誠意識
的手法，也可從豐順縣逐步納入潮州府有效統治
範圍的歷史情境中找到類似例子。明朝中期以來
特別是清初，豐順當地的官員、鄉紳不斷設立廟
宇，這與潮州府不斷加強對豐順控制的趨勢基本
一致。豐順縣的官方廟宇作為官府意志的載體，
體現了王朝力量在當地的延伸，投射了王朝秩序
在地方的建立過程。

且看明末清初吳六奇在潮州府的作為。《豐
順縣誌自序》載：“ 豐順縣治，舊隸屬海陽，名
豐政都。明季幾為盜藪，我朝定鼎。里人吳少師
六奇乘時效順，倡義立功，潢池之眾，漸以底
定” ( 5 6 )。吳六奇剿滅盜寇，建立官署，完善建
制，在剿滅鍾林秀、葉澳婆等人之後，黃海如、
劉公顯等盜寇又在各地作亂。〈饒鎮順恪吳公墓
誌銘〉云：“ 澄寇黃海如、九軍及劉公顯及江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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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譸張於潮郡而陷揭陽、陷大埔、破程鄉以及三
河者在在見，告公紏合熊羆，提義勇之眾以搗
之，立解郡城之圍，復三河、大埔，盡殲程平九
軍之賊於焉，舉錦江上游數百里地，寓兵於農，
設團練以訓習鄉眾，地方晏然，以其時本朝大兵
未至，人情思亂，設非公綏靖而豫防之，幾何不
桑麻而陸沉，家室而塗炭也哉” (5 7 )，在豐順剿滅
九軍餘黨，“ 而湯坑、藍霖九軍餘黨復嘯聚負
固，大為潮郡貽患。公則自統師直搗其穴，破馬
頭山寨，而盡掃之，潮疆既平” (5 8 )。攻下廈門鷺
島之後，吳六奇在潮州府各地修建學宮、公署、
城垣等，“ 而又有木窖之賊，處大埔平和之間，
公往剿擒，渠底定更無有跳梁草澤間者，而山海
胥告敉寧矣。至公之自固厥圉也，築饒平城垣，
建饒平大埔學宮及郡學之明倫堂，士類嘖嘖。又
修建黃岡城，築西林營寨，頻年經營拮据，次第
告成，所捐各數千金” (59 )。

吳氏於晚年注重修建關帝廟等廟宇，其中一
處亦是在順治十三年剿寇之後修建：“ 關帝德
勝廟，在西關外。順治十三年因大兵擊退海寇，
總兵劉伯祿，左都督吳六奇建廟以答神庥” (6 0 )，
“ ( 關帝廟) 以康熙元年九月經始，越二年十月報
竣” ( 6 1 )，“ ( 關帝)  廟係康熙四年，吳六奇建造 
[⋯ ⋯ ] (文昌閣) 饒鎮吳六奇建” (62 )。吳六奇亦修
建寺廟，“ 保福寺，饒鎮吳六奇重修” ，“ 佛泉
寺，饒鎮吳六奇重修” ，“ 資福寺，饒鎮吳六奇
修” (6 3 )。有趣的是，吳副將所設立的謝娘娘壇已
與當時鎮壓民變有關，這與七聖信仰在豐順的興
起如出一轍：“ 相傳明末女子知兵，原長樂縣石
子岡涼傘樹下人。順治中，車任重寇逼通判府，
神顯靈驅之，賊眾驚潰，後饒鎮副將鄒瑞重修
之” (64 )，鄒瑞亦修建了廣福寺  (65 )。吳六奇之子、
舉人吳啟晉重修寶林寺  (66 )，其子吳啟豐康熙四年
修建了萬壽宮 (67 )。

吳六奇等人一方面積極剿寇，另一方面在盜
匪叢生之地建立官署與寺廟。建立廟宇的目的如
他在〈重修饒平縣關帝廟記〉中所言：“ 仰瞻鑒
臨在上者，帝座巍然，帝容儼若倍足以發忠義之

氣，而懾奸雄之膽，使人心一歸於正” (6 8 )，為的
是震懾“ 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 的人，向基層
民眾灌輸“ 忠義” 的觀念，保證統治秩序的穩
固。因此，這種有意或無意的行為客觀上延伸了
王朝秩序，加強對當地的控制。像七聖夫人信仰
一樣，這些已經被建立者賦予了士大夫的價值符
號，某種程度上能夠安定社會，潛在地影響當地
的民眾，這正是華琛所指出的：“ 國家以微妙的
方式進行干預，將某種一致的東西強加於區域和
地方層次的崇拜之上。而大批鄉民甚至很少意識
到國家的干預。” (69 )

    

餘 論

總的來說，七聖夫人信仰在潮州府尤其是豐
順縣的發展與動亂密切相關。潮州府豐順地區盜
寇叢生的社會情境使得潮州府地方誌等“ 文本”
大都選擇了“ 動亂中的七聖夫人信仰” 這樣一種
敍述話語體系，而這些“ 文本” 某種程度上也強
化了我們對明清時期豐順地區盜寇橫行的歷史過
程的認知。“ 文本” 與“ 情境” 的雙向關係或許
可以為我們考察民間信仰提供一個更加有趣而獨
特的研究視角。豐順、鎮平縣誌對七聖夫人信仰
的描述傾向於強調該信仰的動亂背景，然而海
陽、澄海縣誌並不採用這樣一種敘述方式，而更
多地突出與本地發展相關的社會經濟概況，動亂
背景在這兩個縣的民眾的歷史記憶中基本是空白
的。這亦可以進一步闡明“ 文本” 與“ 情境” 之
間的關係：不同地區的社會情境下選擇不同的話
語描述“ 文本” ，不同的“ 文本” 亦塑造了我們
對彼時歷史“ 情境” 的印象。

明清時期的豐順官員在盜寇叢生、官署不
備、建制不全情況下經常建立抑或重修廟宇，這
是彼時官員對基層的一種管理手段。七聖夫人信
仰的發展體現了官方對基層民眾忠誠、開化的要
求與冀望，七聖信仰被加上了鮮明的政治色彩。
民眾在共同的信仰中潛移默化地加深了對國家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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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認同，該地區也逐步納入了王朝的有效統治
範圍之內，這樣的統治秩序在民間信仰之中被一
步步地建構出來。正如華琛所言，“ 國家宣導的
是象徵而不是信仰” (7 0 )，民眾祇需崇拜被國家認
可的神明，官方便不會進行干預。筆者認為，這
一方面是由於國家所強調的一系列“ 忠義、節
烈、孝順” 等價值觀念已經加進“ 象徵” 之中，
民間信仰欲獲得祭祀之“ 正統性” 會不斷更新自
我話語體系，以保證信仰體系的賡續；另一方面
也是由於政府直接參與民間信仰體系的管理成本
過高，超出了自身能力，將這種有彈性的管理機
制下放給地方。士紳與民眾建構出來的信仰體系
的表述，某種程度上亦是王朝秩序在地方建立的
反映與投射。被官方認定為有功於剿寇的七聖夫
人信仰自然帶上“ 忠義” 之符號，在豐順縣的逐
步納入潮州府統治範圍的歷史進程中亦能從該信
仰看出官方在該地致力於樹立統治秩序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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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數女子連袂豔妝，披帷而入。自言‘ 妾等七人皆張
士誠之姬也。昔年齊雲之變，同日殉節，上帝憐之，
封為七聖，園中某處乃妾輩藏玉之所也。君能舍園為
妾輩香火，則痼疾可除。’ 汪某欣諾，諸姬即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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